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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回家，路过一所中学，正值放学，冬

天傍晚，四周暗得早。

车往前一点点挪动着，忽然彻底停下来，

亮起一路灯光。车越聚越多，堵塞起干道。

等候久了，有的车主开始焦灼起来，鸣响

喇叭。有的车主打开窗，努力往前张望。时间

不紧，我也不着急回，白天有点忙，此刻打开

音乐，可以稍作休息，静静等候着。

车子终究动起来。随着前车缓缓而行，抵

到堵塞路口。我看见穿行斑马线滑倒后的电

动车，一位母亲，因为摔跤半身泥水，被她背

着书包的女儿搀扶，努力装着没事的样子。交

警将车推到路边，忙于疏散拥挤的车流。

随着车流慢慢滑过那条斑马线，路边的

母女俩，渐渐隐没在夜色车流中。

那刻，儿子高中三年光景好像再次浮现眼

前。儿子学校位于城中半山之上，夜间放学，顺

坡而下，人与车拥挤。所以每次需提前时间，预

先抵达占个车位。这样便于儿子放学找到车。坡

下奶茶店门前成为那时每天固定泊车的地方。

一日，冬寒，猫在车里，紧闭车窗，想打个

盹。也许白日忙碌，有些累。放下车椅，便很快

入睡，居然昏睡着特别沉。是儿子猛然拉开的

车门，闯入清寒的空气，浑然间，再被推了几

下，我方才苏醒过来。头晕目眩，等我定定神，

渐渐恢复清醒状态。我想，我应该是在封闭的

车厢里，渐渐缺氧，差点窒息了。假如儿子晚

来个时辰，大概都能仙去了。

儿子后来考上大学，再入职公务，一晃已

是六七年后时间了。那条坡道也因家居生活

范围，成为不常去的马路。有个冬晚，街头清

冷，我路过于此，经不住慢下脚步。打量四周，

奶茶店依旧在，门前马路上，也有辆等候孩子

的车。感觉场景如此熟悉与亲切。

我捧着一杯热腾腾的奶茶，站在路边。夜

里同样时刻，校门打开，寂静的坡道陡然喧

哗。人如潮涌，与静静站立中的我擦肩而过。

那刻，我忽然觉得，过去许多不经意的时

光，也许掺杂着辛酸苦辣，有着曲折，但在这

一刻变得温暖起来。如同眼前有说有笑的孩

子，都是父母心中一道光。

广子系列诗组《蒙地诗篇》是其十年来诗

歌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蒙地诗篇》从题材上

讲，属于边塞诗。广子这组诗写的是边塞景物：

阴山、召庙、哈素海、乌拉山、羊群、草原、岩画、

乌兰木伦河、四合木……广子以语言为筑料，

无拘无束地构建了一个意象的世界并沉溺其

中。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看到：“石头不认识山，

羊不认识青草，你不认识我，我们不认识阴

山”；在这个世界，“我们就可以加入祖先的生

活，男人出门狩猎，女人在篝火旁跳舞，在日落

时分支起一架野猪头”；在这个世界，“幸运的

诗人也许会撞见画像上走下来的女人，宛如生

前一样美丽”；在这个世界，“暮色里苜蓿像一

盏盏幽暗的灯笼，为迟归的奶牛带路，给灌浆

的麦苗送去芬芳的晚安。”

广子认清了诗的本质，认为写诗是一种创造

性活动，以语言为材料去创建诗人自己的世界。

广子已经认清了语言的本质，他深知语言才使人

得以从诸多事物中突现出来，存在必须打开，在

者才能显露。在这个意义上，诗的本质是创建永

恒，并使得永恒得以确定。而诗人的任务是使转

瞬即逝的神圣之物永恒留存。广子写的是新边塞

诗，存在通过他的诗句被确立。以上我引用的《多

兰木伦河》写的就是生命存在的本质，原来生命

就是一个过程：下一代人烧前一代人的骨殖。广

子在《美岱召，与爱情有关的一座庙》一诗的结尾

处写道：“一具遗骨所佩戴过的，肉体也曾佩戴

过，如今依然在我们爱人身上叮当作响”。当我们

了解了诗的本质，认知了诗者何为，我们才能知

道广子的这两句诗是真正的诗。

广子诗歌的成熟与他的诗歌理论认知分不

开，但诗歌是一种审美对象，要运用形象思维。我

认为广子在具备了理论意识之后，还有着他个人

独特的生命体验，那是他走向诗本质的内驱力。例

如我在他的组诗中不时地发现人进入一种静的状

态，人的变迁，景物的转化，历史的沿袭，都是那么

安静、寂寥地进行，但并不是思维毫无活动，而是

处于人的各种潜能和谐运动的那样一种无限的状

态。这让我又一次从新的角度理解并认可荷尔德

林所说的：人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

写到这儿，我又想起荷尔德林的另一句

诗：凡留存者，皆为诗人所确立。广子的新边塞

诗是他自身的留存。为了寻找诗歌他来到北

京。找到诗之后，在一次乌兰布和大漠返乡游

历中，天意给他开悟，原来真正的诗性在故乡。

他要写故乡内蒙古，回归内蒙古。随着年龄增

长、阅历反馈，对原乡故土的认知和情感积累、

沉淀应该够了。可以写了。他从乌兰布和沙漠

回来，开始了《蒙地诗篇》系列诗歌的写作，五

六年间写下近三百首。这是广子的一次诗和命

运的双重转身，是自觉的向后看向后退，一种

回到原点的重新出发。

广子曾经奋斗、向往、漂泊、受苦……但是

他知道，一生注定要与诗为伍。这不是他给自

己规定了这样一项任务，而是因为诗歌对他来

说是世界上最壮丽的景象。

《蒙地诗篇》系列诗歌发表后，得到众多诗

人和评论家的好评。广子运用诗歌去完成文学

的任务，竖起一面纯诗之旗。这也确定了广子诗

歌的风骨，艾青认为诗的风骨是诗人的风骨。

这十年广子从不惑走向知天命之年，诗歌

越写越好。不只是因为他不断地写诗，还因为他

不断地阅读和行走。在漂泊无定的时日里，在穷

愁潦倒的忧虑中，他总不忘读书，读了大量古今

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美学等方面的书。他边

阅读边修正自己的诗路，逐步走向坦途。从青春

期到中年，30年的写作生涯中，广子写下诸多佳

作。《回家》被北岛赞为“佳作”，他的另一个系列

诗组《礼物》中的“祭南岳忠烈祠”美誉诗坛。

这里需要特别谈论一下广子的“礼物系列

诗歌”，这个系列诗组写作大约始于2007年，但

真正形成规模性书写实则与《蒙地诗篇》同构而

成，大概也有几百首。广子的“礼物系列诗歌”可

谓中国当代持续写作时间最久的系列组诗之

一。其写作视野小到个人精神史，如心灵经验、

情绪观照；大到人类命运、现实图景、生存情境

等，全景式记录了诗人的生命体验、精神思索与

美学观照。诗是另一个世界，广子的礼物诗歌系

列即是以诗的形式传达人类的存在感。世间万

物，人生况遇，一切都是上苍赐予的礼物。

广子的一些有着经典意义的诗作，让我们

在阅读时产生了许多联想。正如评论者兴安在

《繁华在天边怒放》一文中对广子诗歌的评价：

“他的诗冷眼望去，外貌豪放粗粝，读后却发现

其内里的细腻和阴柔，充满了莫名的感伤和孤

独气息。”总结广子的写诗经验，对青年诗人具

有重要启示意义。

内蒙古的新诗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地域

特色，经历了漫长的生长蔓延和起伏嬗变，确立

了其在全国诗坛中的位置。在21世纪初期的20

多年中，广子等诗人应运而生，壮大了内蒙古诗

人队伍，为内蒙古诗坛做出了可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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